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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是数年前的事 。
那一年夏天 ，我利用公休假到

一个 只 有 几户 人家 的 瑶族 山 村去
体验生 活 ，并吃住在一户 瑶胞家
中 。一天 ，户主带着一户邻居的女
主人来找我 ，要求我给她的儿子 当
一回 “爸爸”。

原 来 ，她有一个 儿 子 ，刚 8
岁 。这个孩子命很苦，3岁那年的
一场病变夺去了他的光明 ，从此成
了盲童 ，他因此未进过学校。偏偏
祸不单行，6岁那年又被查 出患了
白 血病 ，这两年基本上是在医院度
过的 ，为此耗尽了家资 。可就在孩
子最需要关怀和爱抚的时候 ，孩子
的父亲却逃避责任 ，不再回家 ，也
没有音讯 。但她不敢把消息告诉孩
子 ，因为病魔已经把孩子折磨得够
可怜了 ，她怕孩子承受不了打击 ，
便说爸爸外出 务工挣钱去了。3个
月 前 ，她把孩子接回家 ，医生说孩
子的 日 子不多了 ，而她也再借不到
医疗费了 。

回到家 中 ，虽然她不说 ，但孩
子却非常想念爸爸 ，盼望爸爸回来
看 自 己 。每每孩子说到爸爸时 ，她
都说爸 爸很快就回来看他了 ，但爸

爸始终没有出现在孩子面前 。望着 儿子越来越痛苦 、
越来越虚弱的样子 ，为满足儿子生前的愿望 ，她只好来
找我顶替 ，当 一回 爸爸 。

我那时还没有结婚 ，自 然不愿意接这种事 ，她说村
里合适的男子都外出 务工了 ，她是实在没有办法才找
我的 。我还是摇摇头 ，她只好失望地回去了 。

就在我要返 回城里的头一天晚上 ，她又突然闯进
我的住处 ，一见我便跪在地上 ，央求说：“孩子时晕时
醒 ，一醒来便呼喊爸爸 ，看来不行了 ，求你行行好 ，帮帮
忙 ，让孩子了却心愿吧！”此情此景 ，我已经找不到回绝
理由 了 。

我来到孩子的床前 ，发现孩子已经奄奄一息了 ，豆
大的汗珠从额上不断冒 出来 ，嘴里还喃喃着什么。多
可怜的孩子啊！我鼻头一酸 ，几乎要掉下泪来 ，那时的
感觉就真的像面对 自 己 的儿子一样。我俯下身子 ，双
手抱住孩子的头 ，轻声地说：“孩子 ，你醒醒 ，爸爸回来
看你了。”

听到喊声 ，孩子一下子来了精神 ，他摸了摸我的脸
说：“您是爸爸吗？”我连应了 几声。孩子终于挤出 了一
点笑容说：“我知道爸爸会回来看我的。”

过了一会儿 ，孩子又说：“爸爸 ，我全身都疼 ，你抱
抱我吧！”

我把孩子紧 紧地搂在怀里 ，生怕他就此离去 ，但也
不敢面对面看他 。

不知又过了 多久 ，我迷迷糊糊被孩子的母亲推了
推，她说：“把孩子放下吧，他已经走了 ，谢谢您。”

此时 ，我的眼前已是模糊一片 。

不 惑
男人

□ 文/王斐

“ 三十而立 ，四十不惑 ，五十而知天命。”若
说而立 ，古人指立德 、立言 、立功 。对如今的 男 人
提此要求 ，想来是横杆不低 ，想跳过去实在不
易”。但更难的是步入不惑 了 ，人生的单程车开
到这里时 ，你虽然不再有 “迷惑 般的追求 、焦躁
般的渴望 、自 慰般 的精神”，但你不 由 得拥有了
“ 一种洗刷 了 偏 激 的淡 漠 ，一种 无 须 声张 的厚
实 ，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”，那是一种实实在在
的 力 量 ，使你能时常站在经验与教训的 磅秤上
称一称 自 己 。你不再为过去丢掉的东西而惋惜 ，
甚至 会 认为 丢去了一些反 倒轻松 自 如 了 ，留 下
的反倒 更 为实在 、清爽 、亮丽 。

这就是中 年 的 幸与不幸 ，使不惑 的 男 人对
“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”更 为相信 ，对 “今天就是最
好的 ，明 天 尚 不知怎样”。报定了一种不是幻想
的幻觉 。生命之秋的颜色 当 是最为绚烂的 ，虽然
许 多 色 彩 已 有些斑驳 ，但把握住的 色素却 更为
实在具体 。心灵的广场能容得下太阳和鲜花 ，同
时也能容得下阴 暗和垃圾 。

但毕竟不惑 了 ，那额头的 沟痕 ，满脸 的倦
容 ，困 顿的 目 光 ，提 醒你一 切都要适可而止 ，
见好就收 ，因 为再直 的腰板在重负之下也会有
所弯 曲 。你摸着谢 了 顶 的脑袋 ，会埋怨疯长 的
胡子 为什么不在这 里 “插队 落 户”，自 己 的 钱
包为什么 不像肚子那样从容地凸起 。特别 是该
记的忘 了 ，该忘的却总记在心里 ，使你感到 自
己 的心 力 、体 力和精 力 都遛上 了 滑梯。你怎能
不惑 呢 ？

有人说 男 人二十是毛坯 ，三十是半
成品 ，四十是成品 ，五十是精品 ，六十是
极品 ，七十是仙品 ，八十是神品 。不惑 的
男 人成了 “品”，自 然就要被使用 ，并且
还会不断地加大使用 的节奏与频率 。而
精品到仙品 ，人们会 因其 “精 ”而少用 ，
因其 “极 ”而欣赏 ，因其 “仙 ”而奉供 。

女人把四 十 的 男 人视为 自 行车 ，太
新 ，怕引 “贼 ”注 目 而丢失 ；太旧 ，又怕零

件 破损 而 闪
失 。遗 憾 的
是不 惑 的 男
人 ，常 常 认
为 “惑 ”的年
月 已经过去 ，自 己清
醒得像 “蓝精灵”，有
了过错也会自圆 其

说 ，让奶油包着麸子皮 。

不惑的男人 多能刚柔相济 ，而且真正明 白 了
“ 锅是铁做的”，“人心都是肉长的”，“钢铁是怎
样炼成的”。于是便懂得 了 “暂时 ”是一 切悲
喜的载体 。

文
人
与
女
人

□
文
/
张
志
兴

汉 字 有
象 形 成 分 ，
“ 文 ”字 和
“女”字之间
很 有 些 相
似 ，于是我
常想 ：文 人
和女 人 是一
种 什么关 系
呢？

文 人 是

社会 中 的 女
人 。文 人 的
标 准 形 象
是 ：清 清瘦
瘦 ，白 白 净
净 ，文 文 弱
弱 ，状若女
人。“手无缚
鸡之 力 ”是
描述 文 人 形
象 的 经典词
汇，“秀才遇
见兵 ，有理
说 不清”县

描述文人处境的经典话语 。女人是社会中 的弱
者 ，文人同样处于弱势地位。文人拥有的只是
一支笔 、一张嘴 ，能做的事情只是著文 、讲理 。
千千万万个文人的文字 、话语如涓 涓细流 ，滋
润着世人的心田 ，使人变得越来越有人性。然
而 ，文人 自 己却常常处于被支配 、被奴役 ，甚至
被压迫的地位 。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清朝文字
狱 ，再到文化大革命 ，文人从来都是政治斗争
的牺牲品。文人伟大如屈原 、司马迁 、鲁迅者 ，
虽才高八斗 ，学富五车 ，仍然处于受压迫的行
列 。至于大 多 数的小文 人 ，则 只能苟且偷生
了 。所以我说文人像女人 。

女人是社会 中 的 文 人 。女 人说话轻声慢

语 ，斯斯文文 ，待人接物 ，体贴温情 ，
恰似文人 。女人爱漂亮 ，打扮得体的女 人
就是一件绝伦的艺术品 。女人爱唠叨 ，唠叨
的女人也是传播着传统的文化 。女人善 良
纯朴的天性正是文人终极的追求 。女人手巧 ，
绣花缝衣又何尝不能归入艺术家的工作？女人
爱哭 ，她们用 泪水净化着世人的心灵 。女人爱
笑 ，她们的笑声使生活充满了欢乐 。女人温柔 ，
她们的柔情使 多少干戈化为玉 帛 ？好女 人是一

所学校 ，我们可 以从她身上
学到许 多 处世的哲学 ，做人
的道理 。正是有了女人 ，男 人
才变得如此 多 情 ，世 界才变
得如此和平 。女人 的这种作
用 ，非文人所能比拟 。实际
上 ，文人 中有许多就是女人 ，
她们的才情往往 为 男 文人望
尘莫及 。而且听说 ，高校文科
专业女生的成绩 普遍优于 男
生 ，莫非因 为女人天生就是
文人？

也许因 为文 人与女人有
颇多相似之处 ，千百年来 ，文
人与女人演绎 了 多少个千 古
绝唱的 爱情故事 ！司马相如
与卓文君 ，张生与崔莺莺 ，梁
山 伯与祝英 台……文人 爱女
人的柔 情 ，女人爱文人 的胸
襟 。多少对才子佳人 ，多少双

鸳鸯蝴蝶 ，文 人与女人 的爱情最缠 绵 、最凄
婉。“同时天涯沦落人 ，相逢何必曾相识”。文人
与女人的命运总是紧 紧 相依 ，女人与文人的命
运又是何其相似 ！

世界总是在矛盾 中 统一着 ，有强就得有
弱 ，有武就得有文 ，有男就得有女。虽然 ，有人
说文 人和女人都算不上社会 财富 的主要创造
者 ，但是正 因 为人 世 间有文人 也有女人 ，社
会才会越来越文明 ，越来越温馨 。

爱的力量
□ 文/马福林

初恋是我人生长河 中 最美
丽的篇章 。不仅因为它清纯无邪
的 内涵 ，和经历了六年漫长的 岁
月 ，更因为它对我的人生和成长
产生过巨大的激励和鞭策 。

1966年 冬 ，在去西安 串 联
的列车上 ，我与同村女孩惠妹邂
逅 ，她是同父亲去西安的 ，陡然
间我就觉着她很美 ，从此脑里就
刻上了她的影子 。那年她还不满
十二岁 ，我不足十六岁 ，神使鬼
差 ，我不知怎么一瞬间就有了这
种感觉 ，而且十分执着 。

随 着 年龄 的 增长 ，我对她
的 爱慕 也与 日 俱增 。在我的心
目 中 ，她是天 下最美 丽最可 爱

的姑娘 ，她 的 一
举一动 、一颦一
笑都让我怦然 心
动 。当 时 虽 未成
年 ，但对十八 岁
后 才可谈 恋 爱 的
戒 律 却是清 楚

的 。我处处 小心谨慎 ，惟恐 由 于
不 周 而 坏 了 我 在 她 心 中 的 形
象 ，哪怕是一件小事我都 会尽
力 做好 ，努 力 塑造 自 己 完美 的
形象 ，我有足 够的 勇 气和耐心
等她六年 。在那漫长的六年里 ，
没有任何人 比我 更能理解 “如
饥似渴”、“柔肠寸断”、“痛不欲
生 ”这些词汇的含义 了 ，有时为
看她一眼 ，我 会一次 次 往返于
她家 门前 。

1970年秋 ，我去三十里外
的 水 库工地劳动 ，躺 在去 往工
地的 大车上 ，一路上心如刀 割
锯扯 ，很有些生死别离的感觉 ，
我 担 心 在 此 期 间 有 人 给 她 提
亲。工地两年 ，我就像 捱讨了 两

个世纪，说不清有 多 少

个 夜 晚 为 她 失

眠 ，有

多 少个 白 天为她熬煎 ，偶而回
家 总要想方设 法 见她一面 。否
则 ，许 多 天 心 里 都 会 空 落 落
的 。

家 庭 出 身 的不利 因 素使我
参军 、上高 中 、上大学的梦相继
破灭 ，我稚嫩的心 灵受到一次
又一 次沉重的打击 ，但 由 于心
中 有个她 ，每次我都能很 快振
作起来 ，为争取下一次机会继
续努 力 。

从工地回 来 后 组织安排我
当 了 教师 ，这在 当 时 也算一个
让农村青年眼红 的 工作 。由 于
努 力 ，我在很短的时 间 内就赢
得师生和家长 的一致好评 ，连

续五年被评为先进个 人 ，还 出
席 了 县上 的 积代会 。美好 的 明
天 已 经向 我招手。这时惠妹 已
出 落成一身材窈窕 、能歌善舞
的大姑娘 了 。我觉着 该是向 惠
妹 表 白 心迹的 时候了 。经过激
烈的 思想斗争 ，我给 她写 了 封
长 信 ，表 白 了 多 年 的 思 恋 之
情 。这是我经过 了 六年漫 长而
焦虑的 等 待之 后 ，第一次 向 心
仪的姑娘袒露心声 。

再次相遇时 ，她眼里便 多
了 窘迫和羞涩 ，并有意躲我 。她
沉默 了好一会儿 才红着 脸说 ，

婚姻 的事她从未 想

过 。我提

的办法她都说不行 ，我本来 就
信心不 足 ，原来 想要说 的许 多
话此刻全 没 了 ，不得不结束 了
这次令人沮丧 的 约 会 。其实她
说的是真话 ，与城市相 比 ，乡 下
女孩成熟要 晚些 。我疏忽 了这
个最基本 的常识 ，误以 为她是
在搪塞 。望着她远去的 背影 ，我
心里一片空茫 ，浑 身 软 绵 绵 的
没 了 一点 力 气 ，那是我苦苦等
待 了 六年 的 希望呀 ！巨大 的 羞
辱 、绝望 几乎把我的 精神彻底
摧毁 了 ，在 以后 的 许 多 天里我
都振作不起来 。

就在那年底 ，我作为 “可教
子女 ”来西安上学 。离家那天 ，

我背着 沉重的行李
卷特意绕道门 前 。
那 是 个 隆 冬 的 黎
明 ，天气特别 冷 ，我
久 久 地 站 在村 头 ，
默默地注视着那个
曾经给 了 我无限 幸

福和温馨 的 院落 泪 如泉 涌 。虽
然她拒绝了我的爱 ，我仍然在心
里深深地眷恋着她 ，我无法抹去
六年时间刻在心上的印记 。我在
心里发誓 ，一定要用行动证明 自
己是个有作为的人 。在往后的许
多年里 ，我的确这样做了 ，我曾
经获得的那些成功 ，与初恋受挫
的 激励是分不开 的 。我至今仍
在心里深 深 地感谢她 ，因 了 这

份缺憾 ，才使我深刻地体

会 了 爱 的 力
量 。

夫人
爱玩牌

□
文
/
孙
军

赵 老 师
的 生 活 本 来
挺 不 错 ，夫

人 贤 慧 ，上
小 学 的 女 儿

也 听话 。
可最近一

段时间 ，
赵 老师 的

生 活 有 些 不 好 了 ，原 因 是 夫 人 爱 上 了 麻
将 。

赵 夫 人 忽 然 间 就喜 欢 上 了 玩麻将 ，每
天一下班就跑 到 前 楼 ，一般玩八 圈 ，半夜
三 更 回 来 ，有时遇 到 双休 日 ，就整天不着

家 。家 里 的 生 活 受 到 了 很 大 的 影 响 ，家
务 活 以 及 照 顾女 儿什 么 的都由赵老师一

人承担了 。还有 ，赵夫人牌技欠佳输的

时候多赢的时候少 ，她的工资的大部
分都送给 了 牌友，有时 工资还不 够

输。家 里的经济 自 然也受到了

很大的 影响 。赵老师先

是 温 和 地

劝 ，后 来 是 激

烈地争 吵，没 用 ，

赵 夫 人 迷 上 了 牌桌 下 不
来 ，你吵你的我玩我的 。赵
老师无奈 ，只有生闷气 。

时 间 久 了 ，赵 老 师 就 有 了
问题 。什 么 问 题 ？赵 老师有 了 外

遇 。这是赵 夫 人 言过其实 的 说 法 。
事情是这样 的 ，有一天 赵 夫 人 下 了

班 吃 了 赵 老 师做 的
饭 准 备 去 玩 牌 时 ，有

一 个 娇 嘀 嘀 的 女 声打 电
话请 赵 老 师 去 她 家 。赵
夫 人 问 对 方 是 谁 要 干 什

么 等 等 。对 方 说 是赵 老 师
以 前 的 一 个 学 生 ，请 赵 老
师辅 导 她 功 课 因 为 她 参 加
了 成 人 大 专班 。赵 夫 人 替

赵 老 师 回 绝 了 ，理 由 是
赵 老 师 太 忙 。可 对 方 却
不 管 这 些 ，每 天 这 个 时

候 就给 赵 老 师打 电 话
赵夫人愈来愈生气地

回 绝 。到 后 来 ，
那 个 女 的 ——
一 个 很 漂

亮
的 年

轻 女 子

竟 然 来 家

里 来 了，说 是

请 辅 导，赵夫 人 不

好 意 思 当 面 回 绝 ，这 天 ，
赵 夫 人 没 有 出 去 玩 ，洗 碗
收 拾 家 ，并 观 察 那 个 女
的 。那 个 女 的 很 亲 密 地和
赵 老 师 呆 了 两 个 小 时 。那
个 女 的 走 了 后 ，赵 夫 人 与
赵 老 师 开 始 商 量这事 ：赵

夫 人 坚 决 不 同 意辅导那女 的 ，赵老师也不
愿 意 辅 导 ，只 是 不 好 意 思 回 绝 。于 是 决
定 ，每 到 那 个 女 的 来 时 ，赵 老 师 躲 进 书
房 ，赵夫 人来对付她 。

下一次那女的来 了 ，赵夫人说 ，赵老师
有事不在家不能辅导她 ，很和气地撵她 出 了
门 。以 后又 碰 了 几 次 钉子 ，那女 的 就不 来
了 。赵夫人很高兴 ，赵老师 当 然也高兴 ，因
为经过这事后 ，赵 夫 人 晚上不敢 出 去玩牌
了 ，在家做乱七八糟的事 ，很勤快 。

几 天 后 的 一个 中 午 ，赵 老师请 那个 女
的 和她 的 丈 夫在一 家 饭 店里说说 笑 笑 。那
个 女 的 其实 不 是赵老师 的 学 生 ，是他 同 事

的女朋 友 ，这个主意是他的 同 事 出 的 。

爱
□ 文/海燕

爱是

心灵的滋补品 ，是

夜晚的星月 白 天的太阳 ，爱是

从小唱到老从生唱到死的一首歌。没有

它 ，一生都变成黑夜 。
爱 ，博大 、厚重 ，爱无所不在 。

清晨端向床头的一杯牛奶或
麦乳 ；中午和傍晚放学前守候

在校 门 口 的 一辆辆单车
和轻骑 ；晚上病榻前的一

盆洗脚水 ；流汗时为
我递来 的一条毛 巾 ；
劳累时为你搬过的一
张椅子 ；寒冷时为您

燃 起 的 一 盆 旺
火 。谁能说这些
司 空 见惯甚至微
不 足 道 的 不 是

爱？

爱 是 铭
刻 在 心 头 的
无字碑 ，让你
一 生 难 以 忘

却

爱 是 炎 热 的

盛夏 ，汗流浃背气喘嘘嘘
地蹬了一天三轮的爸爸，揣着拼死 累

活挣来 的被汗水浸透的零钱 ，自 己饿着肚
子 ，领着期末考试成绩名列前茅的你走进肯

德基 ，为你买来的一块炸鸡腿和一杯冰牛奶 。
爱是下班前忽然下起了雨 ，你和同事一起

望着屋檐哗哗流下的雨水嘴里嘟哝着 “这个鬼
天 ”时 ，蓦地有人冒 雨而来 ，在大家的羡慕声中
为你撑起的一片晴空 。

爱是患了再生障碍性贫血生命垂危的你 ，

急切地盼着骨髓移植 ，而
偌大一个 国 度竟没有一
个人的骨髓能与你相配 ，
一位客居海 外的侨胞雪
中送炭 ，及时提供了给你
第二次生活的骨髓 。

爱是 当 你艰难 困 苦
的时候 ，从四面八方伸来
的 一 只 只 有 形 无 形 的

手 。

爱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巨著 。那些湿润你 目
光的章节 ，那些铭刻你心头的段落 ，那些让
你久久不能忘怀的故事 ，都会在你的心中慢
慢积聚 ，悄悄升华 ，让你 ，让我 ，让我们每
一个人 ，都有一颗水晶般的 爱心 。

爱是不图回报的 。爱 ，是一种美德 。

不
敢

见你
□ 文/叶子

那 日 ，在 故 乡 的 街 头 ，
我与 妹 妹正 准 备 外 出 就 餐 ，
无 意 中 瞥 见 你 ，没 错 ，肯 定
是 你 ，尽 管 十 几 年 未 曾 谋
面 ，我 还 是 一 眼 就 认 出 了
你 ，你正 专 注于一 个 方 向 ，
好 象 是 在 等 人 。然 而我却 悄
悄 绕 过 你 的 身 边 ，匆 匆 前
行 ，不敢迎 着 你 的 目 光 ，不
敢 上 前 问 声 “你好”，我怕
自 己 会 紧 张 得手 足 无措 ，我
怕 自 己 会 面红 耳 赤 ，尤 其 是
昨 天 刚 刚 修 剪 的 这 可 恶 的

“ 发 型”，让我 羞 于 见 你 。
尽 管妹妹 在一 旁 催促 ：快 去
啊 ，不然再没有机会 了 ！那 种
渴 望 相 见 与 害 怕 相 见 的 心情
交 织 在 一 起 ，让 我 踌 躇 不
前 ，未 能迈 出 关 键 的 一步 ，
遗憾 中 也 有 些 安 慰 ：就让青
春 年 少 的 我们 留 在 彼 此 的 记
忆 中 吧 。

那 顿 饭 在 忐忑 不 安 中 吃
完 ，妹 妹 一 直 在 旁 唠 叨 不
停 ：你会 后悔 的 。记 得 上 高
中 时 ，你经常 来 家 玩 ，家 人
很 快 熟 悉 了 你 ，妹 妹 也 记 住
了 这 个 高 个 子 的 大 哥哥 ，甚
至 十 几 年 后 她 还 能 一 口 报 出
你 的 名 字 。那时 的 我 混 沌 未
开 ，朋 友 很 多 ，我跟 大 家 友
好 相 处 ，但 是 没 有 哪一 个 人
走 进 我 的 心 。毕业 那 年 ，身

为班长 的 你是班 里 唯 一 一 名
走进 高 等 学府 的 军校学 生 ，
我想 象 着 你 身 着 军 装 挺 拔 伟
岸 的 样子 ，以 为 我 们 的 友 情
会随 着 彼 此 的 分 离而渐渐 消
失 ，谁知 命运 的 奇特 安排 ，
让我们又 相 互 走近 。我 们 就
学 的 地方 相 隔 不远 ，每逢 周
末 ，我们 结 伴 出 游 ，引 来 室
友 的 羡 慕 及 同 学 们 的 无 端猜

测 。那 时侯 ，我 不愿 去 想 以
后 ，你 象 大 哥 哥 一 样 照 顾
我 、包 容 我 ，纵容 了 我 的 个
性 。在你 的 面 前 ，我是一 个
简 单 的 、任性 的 、率 真 的 女
孩 ，我 是一 个真真 实 实 的 自
己 ，无 须 约 束 ，无 须 掩 饰 ，
我喜 欢 这 种 放松 的 感 觉 。然
而渐 渐地我们 在一起 的 不再
坦 然 ，有 个 问 题 横在我 们 中

间 ，不敢 面 对 ，我们 小 心 翼
翼 地 ，惟恐 伤 害 了 许 多 年 来
的 友 谊 。我 知 道 ：你 身 后 有
一 位 善 良 的 女子 在痴 痴 地 等
待 ，而我一直 在 寻找 心 跳 的
感 觉 。我们 如 同 两 条 并 行 的
铁 轨 ，永 不 会 有 交 叉 的 一
瞬 。我 不 知 道 以 后 生 活 中 与
我相 依 相 伴 的 那 个 人 是谁 ，
在 哪 里 ，只 是 年 轻 的 我 依 然
决 然 跟 着 感 觉 走 ，等 待 一 生
中 令 人 心动的时刻 。

岁 月 无 痕 ，十 几 年 一 晃
而过 ，我 们 如 两辆 缓 缓 前 行
的 列 车 ，在 各 自 的 生 活轨道

上 运 行 着 。可 那
日 见 了 你 后 ，一
个 念 头 冒 出 来 ：
如 果 当 初 选 择 了
你 ，那 会 怎样 ？我
与 许 多 这 个 年 龄
的 女 人 一 样 ，在
结 婚 十 年 后，想

起 从 前 ，忍 不住 作 个 假 设 ：
如 果 当 年 嫁 给 了 另 一 个 ，会
怎样 ？想起在街头遇 到你时那
种 紧 张 的 感 觉 ，有 些 奇怪 ：
这 是 过 去 的 我 在你的 面 前 不
曾 有 的啊 ！怎么 如今反 到羞怯
得如 同 小姑娘 一 般 ，也 许 当
年 的 你 在我 的 心 中 还 有 一 定
的 份 量 ，只 是 那时我 从 未 意
识到这一点 。

老婆
下 岗

□ 文/张琪

我 的 老 婆 原 来在市 里

一 家 集 体小企业 里 搞 车 工

前 年 因 企 业 不 景 气 下 了 岗 ，回
家时还不满四 十 岁 。

她 陡 然 离 开 十 几 年 的 工 作
岗 位 后 一 直 闷 闷 不 乐 ，我 便开
导 她 说 ，你下 岗 不 要 紧 ，老 公
我 好 歹 还 在 岗 上 ，工 资 虽 不 高
但还 有 保 障 。她 苦 笑地回答 ：

我 的 三 百 多 元一下子
说没 了 就没 了 ，以 后
孩子上学可要钱呢 ，
再说 ，别 人都在琢 磨
买新房子 ，难道你不
想大一 点 、好 一 点 的
房子 ？

“ 牛奶 会 有 的 ，面 包 会 有
的”，我念 了 两 句 老 电 影 的 台
词就扳指头给她算帐 ，别 人抽
烟一 个 月 要 花 点 钱 吧 ，还 有 喝
酒 也要花 点钱吧 ，这两项嗜好
我 都 没 有 ，不 算 加 了 一 百 多
元 ？再说 ，我 空 闲 时 还 能 在报
屁股上发一 点 东 西，偶尔还 会

有 点 稿 费 来 ，不 又 可 算加 了 一
百 多 元 ！所 以 说 ，你 也 别 操 心
了 ，在 家 里 安 心 侍 候 老 公 我 和
女 儿 ，权 当 咱 家 请 了 一 个 保 姆
吧 。

听 了 我的这 番 话 ，她 的
脸上稍稍开 朗 了 一点 ，但过

了一会依 旧 愁云 密布 。
以 后 的 日 子 我 看 见 她 饭 吃

得 比 以 前 少 了 ，夜 里 在 床 上 翻
来 翻 去 地 睡 不 着 ，时 常 独 自 唉
声 叹 气 的 ，偶 尔骂 了 一 两 句 原
来 的 头头腐败搞垮 了 厂 。

一 次 我 对 她 说 ，你 要 是 觉
得 在 家 里 实 在 憋 得慌 ，可 以 出
去 邀 人 打牌 ，或 者 跳 跳 舞 。她

瞪 大 眼 睛 像
不 认 识 我 一
样 反 问 道 ，
听 这 口 气 你
倒 像 是 家 有
万 贯 的 大 款

哟 ！

一 天 我 下 班 回 家 ，厨 房 里
冷 冷 清 清 不 见 老 婆 的 踪影 ，正
感 纳 闷 时 ，只 见 她 满 头 大 汗 地
从 门 外 走 进 来 ，身 上 那 件 旧 工
作 服 上 沾 满 了 尘 土 。我 还 没来
得 及 开 口 ，她 就 眉 开 眼 笑 地

说 ，对 不 起 我 马 上 就 弄 饭 ，今
天 搞 迟 了 一 点 ，因 为 我 正 在 楼
顶 上 的 平 台 上 种 菜 来 着 。我 的
天啦 ，平 台 上怎么能种菜 ？

我 立 即 跟 随 她 上 了 楼 上 的
平 台 ，啊 ，在 平 台 一 隅 ，久 违
了 早 已 废 弃 不 用 的 大 小 旧 木 盆
和 大 小 花 盆 整 齐 地 摆 放 在 一
起 ，里 面 装 满 了 疏 松 的 新 土 ，
这 可 是 八 楼 顶 啊 ，从 下 面 搬 上
来 绝 非 易 事 。她 看 出 我 疑 虑 的
神 情 便 轻松 地 说 ，没 跟 你讲 ，
我搬 了 好 几 天 的 土 了 ，街 道 有
家 建 筑 工 地 在 挖 墙 脚 挖 出 的 都
是肥土 。

那 以 后肥料 从何而来 ？她 笑
着 解 释 说 ，你 就 别 操 心 了 ，淘
米 水 就 是 最 好 的 肥 料 ，以 后 我
们 吃 的 鱼 刺 、肉 骨 头 、果 皮 屑
都 可 以 沤 肥 的 。我 望 着 老 婆 消
瘦 但开 朗 的 面 容 在 心 里 说 了 一
句 ，你以 后有事做了 。

不 久 ，我 们 家 每 天 的 餐 桌
上 也 多 了 一 盘新 鲜 的 青 菜 ，老
婆 还 炫 耀 地 说 ，这 才 是 正 宗 的
绿 色 蔬 菜 ，没 有 打 农 药 ，你 们
放心地吃吧 ！我们一家 三 口 自 然
吃 得 津 津 有 味 ，特 别 是女 儿 ，
一 边 故 意 嚼 出 夸 张 的 响 声 ，一
边 赞 美 说 ，妈 妈 种 的 菜 的 确 好
吃 ！


